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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它圆了人类自由飞翔
的梦，让人有了“翅膀”；也有人说，
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代
价历历在目。

几天前，一位年轻女孩生命中
的最后一跳，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
人视野。人们惋惜痛心，也试图去
了解这项极限运动的魔力、危险以
及背后的故事。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新闻，并
不是这项运动本身。”悲剧发生后，
一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说。

“我为自己而活，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我会坚持我选
择的路。”

——失事女翼装飞行员最后留言

极限运动，对参与者的
体能、技术等都有着极高的
要求，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
的专业化训练。

第一位亮相翼装飞行
世锦赛的中国选手、曾获翼
装飞行世锦赛穿靶赛亚军
的张树鹏告诉记者，成为一
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前期
要经过高空跳伞培训，“跳
够 200次以后，才能学习高
空翼装飞行”。积累了 100
次高空翼装飞行经验，同时
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
的次数累计达到 400 次之

后，才可以学习低空跳伞；
低空跳伞再积累 100 次经
验之后，才可以学习低空翼
装飞行。

在部分中国“90后”甚至
“00后”群体中，极限运动正
越来越普及。“有更多人参与
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
动中来，这是一件好事。”张
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
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
备要十分充分，才能更好地
驾驭极限运动。热爱极限运
动的同时，更要对生命和规
则抱有敬畏之心。”据新华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尽管中超联赛开赛的具
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毕竟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好转，联赛启动的希
望也越来越大，中超各支队伍的
备战工作也逐步提速。在建业队
教练组的计划当中，已经有多场
热身赛提上日程，这也标志着球
队的备战工作进入实战阶段。

据了解，从下周开始，建业
队将陆续和中甲球队长安竞技，
中超球队石家庄永昌、天津泰达进
行多场热身赛，其中和泰达的比赛
还将采取“主客场制”，双方连续交
手两次。而比赛的安排也基本上
按照一周一赛的频次进行，以利于
球队尽快找到联赛节奏。

从年初到现在，建业队已经
集中训练了近5个月，而最大的问
题就是缺少比赛。“从冬训到现在

我们总共就打了4场比赛，所以队
伍在联赛开始前必须增加实战机
会，找找感觉。”主教练王宝山说。

上周在上海召开的中超俱
乐部总经理联席会议上，中国足
协通报了联赛计划，初定中超在
6月27日开赛，但这个计划已经
被主管部门驳回，需要拟定更详
细的防疫措施方案才能提交。
“尽管确切的日期尚未敲定，但
预计应该是 6月底 7月初的样
子，我们也了解到各支队伍都是
在按照这个时间准备，所以我们
也是这样。”王宝山说。

在足协公布了分组循环+淘
汰赛的赛制思路之后，也引来了
广泛的议论，特别是淘汰赛赛制
颇有争议，因为有可能出现某支
队伍全年一场不胜甚至一球不
进也能保级的极端情况（在保级

组第二轮的淘汰赛中两回合打
成 0∶0，靠点球取胜即可避免掉
到最后两名，从而保级成功），所
以也有俱乐部提出了新的方案：
第一阶段的积分带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比赛之前没有交过手
的球队再进行双循环。对于这样
的建议，中国足协也表示“持开放
性态度”。也就是说，在分为A、B
两组的原则下，最终确定的赛制
还是有很大可能改变。而在寻找
热身赛对手时，建业队也有意避
开了同组对手，两支中超队伍石家
庄永昌和天津泰达都是身处B组。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教练
组也有意识为队员安排了一系
列的“课外活动”，以避免长时间
集训而产生的心理疲劳。“未来相
信我们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到
联赛中。”王宝山说。

翼装飞行失联女大学生遇难 该运动是否真的在玩命？

最后一跳 翼装飞行承载的梦想与敬畏
最后一跳：失事女孩的伞包没打开

18日上午，此前在湖南
省张家界市天门山景区失联
的女翼装飞行员在天门山玉
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被
发现，已无生命体征。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管理处主任周世建告诉记
者，其落地点人迹罕至，搜
救人员经过两小时的攀爬
才到达。

12日，北京某文化传媒
公司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
景拍摄极限运动纪录片。当
日11时 19分，参与拍摄的
两名翼装飞行员从飞行高度
约 2500 米的直升机上起
跳，进行高空翼装飞行，失事
女翼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
偏离计划路线，导致失联。

已曝光的视频画面显
示，她从直升机上起跳后，开
始按设定路线进行高空翼装

飞行。摄影师随后跳出跟随
飞行时发现，她飞行路线明
显偏离，并以非正常飞行姿
态急剧下降数百米，脱离摄
影师视线和可拍摄范围。

在失联期间，联合搜救
队伍在山崖、森林中数日搜
索，但因失联翼装飞行员未
携带GPS对讲机等设备，加
上持续降雨，山内云雾大，能
见度低，地形险峻复杂，给搜
救工作带来困难。

经后期确认，女飞行员
的降落伞包未打开。遗体发
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
与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
位置直线距离约2000米，
相对落差约1600米。

据了解，这名女飞行员
曾在国外经过系统的翼装飞
行专业训练，有数百次翼装
飞行和高空跳伞经验。

翼装飞行：极限运动承载飞翔梦想
亲眼看过这项运动的人

会手心冒汗——飞行者身着
翼装，纵身一跃，无动力飞
翔，然后打开降落伞，着陆。

翼装飞行，分为高空翼
装飞行和低空翼装飞行。
前者是从 4200米左右高度
的飞机上起跳，后者则是
从悬崖、大桥等地起跳。
飞行时所有空中的动作，
都可以通过调整身体姿态
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
转弯等。

高空翼装飞行中，飞行
者身携主伞和副伞两个降落
伞系统，最终预备着陆时，打
开降落伞的高度在 1000米
左右。而在低空翼装飞行
中，起跳点不固定，飞行者只
使用一个降落伞，且开伞高
度可低至离地 150米，由于
场景复杂，最有可能遇到的
风险是航线偏离和突遇障碍

物，因此难度要高于高空翼
装飞行。

2011年，来自美国的世
界顶尖翼装飞行高手杰布·
科利斯从 2000米高空跳下，
成功飞行穿越天门洞，成为
世界首位穿越天门洞的翼装
“飞人”。

他的这一跳，将翼装飞
行带入中国。

这项实现人类飞翔梦想
的极限运动，也被一些人认
为最接近死亡：2011年，32
岁的加拿大“飞侠”迈克
尔·昂加尔在美国加州发
生事故遇难；2013年，41岁
的马克·萨顿在阿尔卑斯
山脉瑞士和法国交界处身
着翼装跃下直升机遇难；
2013 年，曾获多项荣誉的
匈牙利翼装飞行运动员维
克多·科瓦茨在天门山试飞
时遇难……

突破自我：自由翱翔更需敬畏之心

多场热身赛纳入计划

建业备战进入实战阶段

他们身着翼装，脚踩悬崖，纵
身一跃，先是急速俯冲，然后像鸟
一样开始飞翔；在接近地面的高
度，打开降落伞，着陆。

这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
运动之一——低空翼装飞行，
挑战者被叫作“翼装侠”。

亲眼看过的人都会手心冒汗
——这根本就是在生死边界来回

试探。全世界这样的职业选手只有
100多人，中国不到10人。这些人
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的不怕死？

飞行曾是人类长久的梦
想。在创造了各种飞行器之后，
仍然有一些天才和疯子执着于
最初的念头——给自己装上翅
膀，跳下去，飞起来。这种狂想
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实现了。

穿上带双翼的飞行服和降
落伞，从高空或是山谷、高楼、悬
崖起跳，借助翼膜结构无动力飞
行，下落最大速度每小时 50 公
里，前进速度可达每小时200公
里。这种无限接近原始想象的感
觉，一把抓住了那些不安分的心。

据统计，这项运动在诞生
初期死亡率有30％。

最疯狂的极限运动 死亡率30％

全世界职业选手只有100多人 中国不到10人

2019年第八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风景区飞行场面 新华社发


